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乐剧场

 

一、玻璃是透明的

 

真是奇怪，人總是會浮起一些七八糟的念，比如在句話數次浮在我的海。是的，玻璃是透明的，所以我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，世界的人也看的到櫥窗內的我。我每天晚上都在，外面的世界也從有，依然是耀著燈光高傲麗如盛年的夫人一樣的建，的樓下衣冠楚楚的人們倒有些渺小。出身名的車們瞪者兩出奇亮的大眼著主人們奔赴尋作樂的去處。

當然，容我介，如果您的包實在是太，而且您正好有的話，不，即使您有又缺，不來看看也是可惜的。

透明物封的小小空容不了的淫欲春情足以在一瞬挑起眾的情欲。今夜，櫥窗的中央起一根多半人高，粗如兒臂的鋼柱，下端固定在地面上，上端深深入了我的小穴。以想像的深度刺激著我敏感的身耐的扭動，又因為柱的高度只能用尖著地，從肉到精神都持著高度的張。

四周空蕩蕩的有著力之處，手被反扣著，用一根很短的鏈子在箍著脖子的項圈上，迫使我只能挺起胸膛微微後仰，加重了下落的趨勢。要命的是蜜穴者帶有催情作用的潤滑膏，蹭的內的鋼柱滑溜異常，使得全身每一個細胞都充溢著焦躁耐的欲望。在被插入鋼柱以前先放入內的震動器劇烈的跳動將焦躁大了十倍。光裸的有一根毛的下處，被三枚金屬束的欲望顫抖著，帶動著鈴口上的鈴叮叮作響。一根金屬棒插入尿道，用一根細的鏈著乳的鏈子，另一根著鋼柱下端，如果我因為疲倦或度的失去意，鋼柱身上的金屬就會同通電，提醒我及清醒。就樣，法形容的巨大快樂讓我不已，從身到心快樂到顫抖（汗，然他的在抖）。

玻璃外的人們一例外都用眼神向我淫蕩的姿表示鄙視，同生起尊的欲望。意到一，我的快樂到頂。享受著人類本能的羞暴露在數人面前所帶來的至，我希望黎明永不要到來。

 

二、太陽每天照樣升起

 

所以黑暗總要退回黑暗。劇場的侍者（的明白一，就是教師的助手）放下落地的緞幕擋住了尚曖昧的晨光。解著鋼柱的那根鏈子，帶我一夜樂的道具緩緩從內抽出入地下，被光潔如的地板擋住，再看不出一痕。突然的空虛是我淫蕩的身所不能忍受的，於是從被口球塞住的嘴出不的呻吟，高高抬起的屁股晃著。“真是貨！”一記鞭子狠狠抽了上來，在雪白的臀部留下色的痕，以洩被挑起欲望不能碰我的不。然後一支粗大的假陽具猛的塞因渴望而一張一合的小穴，將到最大。“狗，走吧”，將狗鏈扣在項圈上，牽著爽到的我走向教。

根據劇場的規定，除被允的特殊情，性奴是不能像人一樣直立行走的，只能像我樣抬起屁股，腿張至少六十度，以最低的姿爬行。

惡意的侍者故意走的很快，只能用膝向前爬行，又被欲望刺激的我跟不上他的速度，受的快要窒息，本已所勝不多的力更以持。不知不，上身已經抬起。正因為突然鬆了多不用被勒死而高，恐的前面走著的人突然停了下來，得意的目光盯在來不及反應的我身上。冷意泛上，熱的情欲涼了少半。看著我肩著地，撅起屁股趴好，侍者熱辣辣的鞭子就抽了上來。按照規定，我要當場蒙十鞭。真臉，我怎會作出事呢。受特訓的侍者有意示他的技巧，為其他同樣疲倦的性奴作出警示，活有力的鞭子紛紛落在的小穴，紫陰及柔嫩的大腿內側，甚至股的會陰上。痛的我差悲出聲，幸好殘存的理智將它壓了下去取而代之和悅服的嗚嗚聲。才讓侍者心意足的打完十鞭。

帶著一身的傷痛，一不苟地爬回到我專屬的教室（為方便管理，每個性奴都有自己的小房，以便在包括教師不在的24小接受教）。教師已經等在那，聽完助手的報告，有生氣也有話。但我知道該受的懲一也不會少。

教師（從在起改主人，他們和客人一樣都享有對性奴的上權威）不告我懲的內容，以保持我的恐懼和期待。“主人會怎樣處我呢？一定要越嚴厲越好”我在心想著，對我們些下的西，懲永是最大的恩寵，主人的任何恩寵都是必須全心全意受的。主人摘下了我的口塞，在是食的。“請主人狗牛奶”我用最恭敬的氣，得到默，我爬到主人下，咬拉鏈將主人軟垂的寶貝含入嘴仔細品（實話，我最不想寫的情節，想想就心，束），巨大的寶貝立刻變的又粗又硬，我不禁迷醉，剛才稍退的欲望又來了，全身都透出情欲的粉。出全部的技，大五分鐘後主人的精就在嘴，我忙一滴不漏的咽了下去。得到主人讚的眼光，下的更痛了。

 

三、最淫最快樂的

 

接下來是一碗清水和一黑糊糊的西，是我今天的飼料，面含有全的和持24小高度的媚藥。含著感激以最快的速度舔食乾，我又爬到置在牆上的灌備下，將屁股抬高到幾乎地面垂直準備接受清潔。主人拔出穴內的假陽具，將深入內的那個也掏了出來，然後二尺的軟管毫不力地插入法合的小穴。不用主人提醒，我自然用力讓溫熱的水流湧入內，不一會兒，肚子就的像懷胎十月的孕，主人有停下的意思，強烈的便意著快感擊著我的限。“主人……不要停……狗……爽……死狗吧……”快樂的叫喊出，身一不敢晃動，屁眼的更不讓一滴漏出。

當然仁慈的主人是不會讓我死的，在我的肚子被撐破前停住了水流。深深插入屁眼的軟管被緩緩抽出，水有之漏出，是我辛苦練習的成果。為了鍛煉我的耐力，主人命令我沿房內爬上一圈，限五分鐘。然房只有二十平方，個任務在對我來還是太巨。但我喜挑戰限，再主人的命令是必須執行的。於是不顧到瘋的痛苦肉，我挪動了的第一步。經驗富的我持著最標準的姿勢：腿儘量分，屁股高，肩著地，胸膛後挺，讓身形成一個口向上的容器，利用重力防止水因移動的晃漏出。止不同，即使最緩慢的挪動也會帶來最以忍受的痛苦，沉重的肚子，晃動的水刺激著到限的道，被鼓脹的肚子繃直了的乳陰接的鏈刺激著乳和尿道，淫蕩的身因樣的痛苦比。才一半的路程，已經用完了三分之二的，豆大的汗珠從全身落，若不是主人的目光支撐，我都有虛脫的可能性。

不行了，主人想怎樣處我就怎樣處我吧，眼看屁眼的水就要噴湧而出。“我堅持住，用的西！”一個對的權威制止了災的生（不是教師，大家猜是？）“狗遵命！”我加快了速度，更好地享受著爽到的痛苦，充斥著高的欲望的心抑地酸痛，水落在地板上，混合在如雨的汗水中分不清楚。

爬回了出，主人拽起狗鏈使我坐在一個帶刻度的透明塑桶上，略帶渾濁的水狂去。如羽毛的快感傳遍全身，舒服的讓指都蜷起來。“三千零四毫升，有步。”主人略帶讚的。去身上的汗，我的身被擦幹，仔細上一層藥膏：它能讓皮逐變的像處子的大腿根一樣光滑白嫩和敏感，不信你可以摸一摸我。

 

四、激情充實的睡眠。

 

缺睡眠是美容的天敵，所以我每天都有8小的睡眠，清晨和下午各4小。當身上的藥物入內，主人在我的乳，陰，陰囊，會陰，大腿內側上持久性的烈性媚藥，又用一根可從前端出膏的特杆將媚藥送屁眼的每一處，我快樂地迎合使它一直插入到最深。尿道的金屬棒也被小心拔出，厚厚沾了一層，以至於再次插入多的藥膏從鈴口溢出，主人只好動手把它抹去，一聲媚叫溢出我的喉嚨。

粗大的假陽具形的堵嘴器深入到喉嚨，帶子在後扣。樣我被充的嘴再不會漏出任何聲音，呻吟也不行。黑色的皮具套將完全套在內，只流下鼻孔的兩個小洞，為我在晝夜通明的房造完美的黑暗。

爬到睡的地方，跪在相距一米的兩個凹槽膝下方和裸被鋼圈固定，腰被扣地50釐米的鋼托，脖子固定在地10釐米，用很厚的海裹著的托子，個托子前帶有一個帶孔的凹，我的臉正好在面，在項圈上的手扣在從旁邊伸來的鋼圈。被樣固定的我，腿分90度，屁股地面垂直，前胸後挺，腰部下彎，能動的只有顫抖的陰和收著的屁眼。看到我迫不及待的樣子，主人於把我最喜的寶貝插了來，入內只留下牽出的電源線。個寶貝是一特的震動器，有胖小孩的胳膊粗，度可，通佈可愛的形突起，把我貪吃的屁眼脹到爽，深入到讓我生被抵到嗓子眼的，而且普通的破爛不同，它非常柔軟，彈性十足，比真的陽具還要活十倍。唯一的憾是必須使用固定電源，不能戴著，但它的威力是電池的玩具法比的。

打電源，主人了房，留下我獨自安地睡。黑暗中，屁眼的西迅速始劇烈的震動扭，淫糜的液淌下股溝，欲望未消的身如同置身蒸，了一天多的分身得不到解放。

高壓電流般強大的快感越來越強的刺激著我不能動彈的身，讓它處於超越自然的高潮頂。我忘記了主人，忘記了痛苦，忘記了束，忘記了一切，只有快樂，不能抵抗超越一切的快樂，治了每一根毛，每一個細胞的快樂。我的肉，我的精神，我的魂都放棄了自我徹底臣服。美妙的睡眠方式是一位元元元天才的教師明的。通富的教經驗，他由於由於生物的本能以及社會的束，人會本能抗拒大的刺激，性欲的刺激也是一樣的，所以不論怎樣優秀的性奴都有對主人予的快樂下意的抗拒。他試驗用超越底線的刺激打破層障，讓性奴對快感的迎合成為對的本能，他成功了。期樣的睡眠，我的身淫蕩比，不用任何刺激也能勃起，一刻不被虐待便會受到要死，屁眼總是奇比，被幾十個壯輪插也不能足，真的成為狗也不如的貨。

 

五、被管束的欲望。

 

置身樂中的我被屁眼的突然空虛醒，的菊花成一，只住一穴熱乎乎的淫水。接著眼前光明乍，主人的皮靴出在我濛濛的視線。身從束中解脫，的像新放的玫瑰。堵嘴器剛一拔出，牢記性奴節的我晃著屁股：“請主人教淫蕩的狗。”主人踢了踢我滴著淫液的分身以示嘉獎，四重卡也已管不住用的西，它已經變成紫黑色，看上去就像是紮成三節的香，兩個小丸也鼓如熟透的小李。主人拉動狗鏈使我抬起地的肩，直到在正前方可以剛好看到我胸前挺立的嫣果實。抽出尿道沾精液的金屬棒，主人命我含在嘴（為了避免到殘，性奴平常每天可以洩一次），三枚密也被打，前端的精液滴地更快，但有主人的命令，我是不可以射出來的。“狗你今天要堅持多少分鐘呢？”主人的氣溫柔如春。想到清晨的，我後悔末及：“狗不敢，求主人不用讓狗射出來。”

不主人非常仁慈，只讓我堅持20分鐘，再分四次射出來就行了。四個帶刻度的瓶子特意放在房的四個角落，“四個瓶要一樣多吆。”

冷鑽空虛的屁眼，出淫蕩的波波聲，剛剛從激情的睡眠中醒來，面到不行，好想被什麽西狠狠貫穿，填。“求求主人，狗的屁眼想要吃西，便什麽，求主人塞來吧！”我不顧會射出來的危，懇求主人恩典。“麽淫蕩的屁眼，要受懲。”主人將教用的子濕的菊花褶皺上，“管住你的西，今天要是不了，就用蠟油封死兩個淫洞！”然而主人的話和菊花上的刺痛讓我更加，差把持不住了出來，讓剩下的更加熬，短短半個小，仿佛有三十年那麽久，原本形狀美麗的分身青筋畢露，要急者脫我的身似的彈跳著。“到了。”主人的聲音如天般美麗。快速爬到的最近的瓶子旁，將腿分到最大，身幾乎伏在地上，使脹的分身伸瓶中，感將儲的精液射出三分之一（注：狡猾的小寶貝，想不管怎樣先清空在的存貨）。高潮被強行停下的感令人瘋，但我不是人，只是一不值的狗（注：其實真的話應該值上個天文數字），爬向第二第三個瓶子入大同樣多，到第四個瓶子，我將剩下的全射了去。（注：大家猜果如何？可的小西，你要是成功的話，可讓善良的作者我怎虐你呢？）

將四個瓶子叼到主人下（期被住手，我的嘴就像狗嘴一樣活），果然，瓶子的精液多少不。“狗，我話可是算數的。”主人奈地氣。“狗知，請主人懲狗的淫洞。”“也，今晚你就當，不你下午還要睡，就只堵住前面的吧。”我在主人的幫助下爬上訓練面朝天花板腿躺下，剛射精的分身又挺立如旗杆，尿道被精巧的小型張器撐，讓低溫蠟的油易落入分身深處。即使是低溫蠟，落在地方也是很痛的，弄出來的候更痛。不想到未來幾天都不能射精的快樂，痛又算什麽。主人仔細的讓蠟油填一小段，將張器抽出一，待蠟油半幹再滴，一直填到一半處束，剝外面的少蠟。樣精液論如何不會漏出，不是有經驗的人也不會知道我為何不能射精。

 

六、四個主人和一狗。

 

完成後，主人不忘將三枚和金屬棒重新飾上，才命我從上下來。以規定的姿勢跪趴在地上，微涼光滑的物易滑入我被充分的屁眼。是生的蛋！意到一，我努力控制著淫蕩的屁眼不敢收。一枚，兩枚，……第八枚正好菊花放著不能合。“我爬，順便練習狗叫。”剛挪動第一步……

“住青啊，我們的狗訓的怎麽樣了？大家都忍不住了呢。”帶著戲的聲響起，一個俊美如女子的青年來，好看的眼笑意流。“天雨，哪次的帶子少了你的那份，跑來什麽。”

雨主人逕自走到我面前，撿起狗鏈將我牽出：“我們忍了七天了，忘了它可是我們大家的。”青主人言跟上。

內的蛋著爬行不斷摩擦著壁，按摩棒不同，深深的恐懼中若有若的刺激帶來的是完全不同的快感。雨主人的挑逗加深著折磨，一會兒試在我不能負擔的身上，一會兒揉捏我潤的屁股，一會拉扯我乳上的鏈子，且命令我不停的大聲叫著淫的話。“求主人看，狗的屁眼了蛋！……嗚，求主人看狗淫蕩的根，被三個束著！……”稀落的旁者投射來有趣的目光。一路下來，舌已經乾燥不堪，分身因為侮辱脹的更厲害。

於到了，人罕至的偏僻角落處一座破的庫房。穿虐待刑具的迷，蔽處的也待更。當然，走去就另是一方天地：將近百坪的空，散播著情色意味的粉色燈光，血的真地毯厚實鬆軟如夏夜的春夢，牆壁和天花板藏在看不出隙的四面巨大子後，剩下的一面是刑具的櫃子，一張可讓數人自由翻的大床，從面看剛才的，雕著幾十幅惟妙惟肖的陽春，潤渾厚的光澤不知是何名木材所制。

言主人和雲主人懶散地斜倚在一大堆斑斕麗的皮中，注視著前方的液晶電視，有從音響傳出的陣陣呻吟，也能猜的出播放的是我被教的錄像。

看到爬來的我，主人們對錄像的趣弱，而改為看我生蛋的表演：不用下蹲的姿勢，他們把我的臉按地毯，讓我將蛋向上排出，不然就不放我起來。且不窒息的痛苦，沾了液的蛋光滑比，越到最後越是，往往稍一鬆勁就迅速下滑，嚇的我收屁眼以免撞破下面的，一次一次摩擦著敏感的壁。好不容易最後一個將出外，又被雨主人惡意地按回，猛的滑入深處。主人們好不容易意了，快悶死的我才被放，猛回氣又被項圈卡住，差就樣屈辱地死去。

主人們用所有想的到和想不到的方法玩弄我的身後，奇地我的分身前端一液也有，紛紛感到好奇，的得知真相後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我灌下多摻了烈性媚藥的水。玩夠的主人們一邊插著我的嘴和屁眼，一邊看錄像。

毫法洩的強烈尿意和欲望，猛力抽插的大分身，充身內外的白濁精液，因度折磨而又痛又的敏感部位，就是主人們對我的恩寵。我感激著更加淫蕩地收屁眼，將主人的大深深吞喉嚨，激情的遮掩了的冰冷眼瞳。

 

七、狗的子

 

主人們玩的筋疲力，攤在床上不想動了，但是我的情欲不但有消退，反而因殘酷的虐和不能洩的痛苦更加高，的根不停得抖動，尿管上的鈴清脆淫糜地叮叮作響，法合的屁眼流淌著淫水和精液，媚肉被主人們灼熱的肉棒刺激的奇耐，得不到一支小棒的安慰。然明白此打攪主人們的後果是可怕的，但我不真的畏懼，甚至從心底渴望淫的身更多刺激。晃著屁股爬到雨主人跨下，舔著柔軟的肉棒，飽含情欲的眼乞地望著主人帶著鄙視的疲倦眼。

果然，雨主人皺起了眉：“阿青啊，狗最近是不是被你喂的太飽了？下那張嘴松的不像話呢。偶爾也要一才好。”雲主人聞言似有不忍之色一而逝，言主人不置可否。青主人始思索，雨主人看他一半會考不好用什方案，便低笑解不妨如此如此般……

於是一的貪念來接下來幾天的痛苦，早知般就不去挑撥最為兇殘的雨主人。

我被在一小小的子，是小小的，也不算太小，子呈梯形，正好能下撅起屁股呈標準姿勢的我，抬不起來，但又不能完全低下，一根皮筋勒嘴巴系在上面，下面是一個水槽，如果特用力就能喝到水，主人還特地清理了我根的蠟。按樣不受，但是我欠操的屁眼是空虛著的，有填充任何西，不對，面正填了藥膏。人的道本是合著的，但是主人借助藥膏的潤滑將它啟填。樣藥膏便不可能是收道的作用，當然一少部分是作用的成分，其的大部分，其是烈性的媚藥，不如是毒品，我變的像在樣淫，除了主人們的功勞就要感它了，竟然用大的量，我明白以後恐怕永法得真正的足了。

即使最微的顫抖，也會使懸吊著的子不住晃，宛如震顫的欲望的節奏，有的束，著鈴的棒子也被取出，我不得不靠自己的意志不讓任何尿液和精液噴出。情欲勃的肉失水也是最快速的，不管怎樣汲取水槽的水，也消除不了舌上的乾澀，更何水摻了讓人很想射的媚藥。

只了兩天， 有忘記，因為每四個小後面會重新填藥膏，而每天青主人會來允我洩一次，然是不定的甚至是不定的，畢竟我樣的西不配猜主人的意思。

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能向眼前出的任何物上最卑微最淫蕩的企求，希望得到一微弱的慰藉，然而主人不允我出聲音，直到懲束。屁眼那最淫蕩的一的可欲望充斥到全身，每一寸肌都渴望著被狠很虐，渴望被人大力揉捏，渴望被鞭子重重抽打，渴望灼熱的陽具，渴望腥的精液，渴望各希奇古怪的玩具，甚至渴望帶著情欲的貪婪目光毫不留情的侮辱言。

恍惚中，我趴在一群赤裸的男子下，使渾身解數變著淫蕩的姿，眼看著他們高昂著陽具撲上來，在及肌的一刹那消失蹤。又仿佛有數的蛇，著焦躁的身，從火熱的肌上游，有帶來一除更高溫度之外的刺激……

 

八、樂的交響曲

 

我最還是在第七天暈了去，以屈辱的姿勢僵在子，口白沫，渾身冰冷，只有出氣有氣，可是我卑的生命有那容易失去，其他人以為我死了，主人看了我的像，當即叫了十四個人奴（打手走狗類人物）輪番幹我，一遍輪下身就熱了，三遍輪下來我就爽的扭叫，渾身冒汗了。

兩張嘴不知飲下多少精液，摩擦的，身上被捏的一完好，還不夠，不夠，不要停……被回冰冷的地上，才主人正憤怒的看著我，可是的身軟的動也動不了，爛泥一樣軟在地板上，脹的根樣也未曾洩，可笑地直立在空中。

“狗惹了多麻煩，不你不去，看你軟成樣，你又意思。”主人厭惡的掃了我一眼，“樣吧，既然他們救了你，就你們放七天假，七天他們就是你的主人，好好伺候著，到候還是個軟樣子我讓你好看！”身去，未行幾步，站定道：“不要弄殘了，不然狗可就就多了一千多斤的狗吆”。

“聽見了，老闆讓我們好好伺候著，還不快趴起來讓我們伺候？”我掙紮了幾下，七天不能動又被狠操，實在是力氣了，“求求主人，狗……實在……動不了了。”然而哀求只來情的踢打。“你在老闆面前的像哪去了？對我們千金小姐，我讓你，我讓你！”“欠操的西”“樣，貨你越揍它越爽，看那根的根旗杆似的，還多哪，我們也試試上的玩意兒？”

“對，把貨整得死去活來，老闆才會意。”我一，想起一切都會落入主人眼中，我必須被加倍虐才能取悅他，於是我用逼出的力氣扭動灌精液的軟肉，哀叫道：“求主人狠狠玩弄狗淫蕩的身！”“兮兮的，看了就不爽，先把他弄乾。”兩個主人（起個外號，就叫一二吧）一人一把我倒拎起來，一用力，兩腿幾乎被拉成一線，流白的屁眼大大張正對著上方，主人三把水管直插來，向伸到不能再伸，水不是很急，但是來的水往下流，仿佛內也水般痛苦。他們惡意地看著我的肚子鼓的像六月懷胎的孕，有停止的意思，直到水於的不能再，溪流般從穴口流出，經了七天媚藥空虛的洗，我的淫的身哪受的了樣的刺激。“啊……狗……爽……穴……爆……啊……”根一震，精液和尿液混合著噴薄而出。

 

九、水火焰。

 

“貨！讓你射了。”剛始噴的欲望被粗糙有力的大手一把攥住，劇痛把因高潮而迷失的我拉回實。“狗知了，求主人狠狠懲。”“本來只想稍微玩玩，既然你貨，讓你好受實在不去，屁眼，一滴也漏出來。”我冒著被死的危死命收屁眼，水被掉不幾秒鐘的，我的身上已是冷汗直流，即他們就著個丁字的姿勢把我固定在架子上，在房找了一會（是我的教室）。“先來個。”一人拿出教室所有的。一支粗如兒臂的大號插我的屁眼，一根特細的插根，十六支粗矮的一字粘在正向上的心和腿內側，然後把高度低，使我的後到肩落在地上，用子把十幾支蠟倒掛著懸在上方，使部以外的其他地方都被照顧到。主人們獰笑著燃所有蠟，雪白的皮上立刻佈星星的蠟油，妖如雪地上散落的梅。（些蠟都是特的，熔低，蠟油低的又多又快。）“恩……啊……恩……”我忍不住呻吟出聲，含有催情成分的蠟油的我越來越。“看來貨已經爽的不行拉，讓它爽個痛快。”主人們用找到的各媚藥七八糟攪在一處摻水化成一大盆，“嘴張大，一滴也浪。”很快我的呻吟變成了一聲高一聲的媚叫。“今天什候些蠟全燒完了，你屁眼的水什候可以出來。”

肚子得像要爆，壓到頂的欲望不得洩，狂湧的尿意，渾身上下酸痛疲，些感著的流逝越來越強烈，再加上主人們不斷想出新的子讓我更加受。但是一切的痛苦讓淫的我比，根動著讓蠟油散落。任由的情欲治著，直到永。

最後一滴蠟油落下，雪白的皮已被情欲激成妖濃烈的粉，厚厚的蠟油覆在上面，形成一尊奇異淫糜的蠟像。

 

十、秋千去。

 

“了多蠟，真好看，白白浪是不是太可惜了？”“我們幫它一一揭掉吧。”“意思，不如用鞭子抽掉。”主人們把我解下，剝被蠟封住的屁眼放掉肚子的水，做些候很小心不讓我的姿勢改變，以免身上的蠟脫落。我像一個玩偶一樣任由主人們弄，排泄帶來的巨大快感讓我有的，一忘了身的痛苦。然後我的腿就著大的一字分拷在兩垂下的鏈上，另一根系住我在背後的手。身向前垂線三十度斜（作者汗）

兩人分執鞭前後站定。“我們先來五分鐘，人人有份。”“一，二……三！始！”伴著三字落下的音的，是我厲的第一聲叫，然是教用的細鞭，不傷筋骨，也不見血，但是它是專為了讓人痛苦而計的，全一米零三十公分，最粗處直徑不到一釐米，最細初如七寸（一毒蛇）尾，柔如蛇。不用很大的手勁，皮上便是一道幾日消的細痕，因此有人它取了個名字，叫做胭脂赤煉。被主人們一身力的人全力擊出，然蠟的掩擋了一，我還是痛的叫，不接下來我叫也來不及，鞭子越抽越順手，越抽越急，碎蠟之下，我本能地拼命仰著，大張著嘴喘息著不出聲音，應該動移動也困的身被劇痛壓榨出前所未有的活力，在空中徒勞地瘋狂扭動，宛如垂死掙紮的白蛇之舞，然而只讓主人們更加，獰扭曲的臉孔得意喜悅，一通的眼睛好似正在玩弄物的野。突然鞭子停了，我像斷了電的玩具般猛地軟，第二輪人握了鞭子，停了小小一會有打下來，我的眼睛熊熊燃起希望的火焰，但求饒是不允的，只會來更重的懲，“求求主人們……操死狗吧……狗……屁眼渴望被主人操……想要大肉棒……操爛狗的穴……求求主人……”一邊媚叫，一邊強提力氣扭動身，度惑地動每個部分，胸部前挺，飽的色乳逐完全放，的仿佛要滴出血來，不盈一握的腰媚惑地扭，白嫩的屁股淫蕩地晃，的通的根狗尾一樣晃，蠟包圍的屁眼力地張動收，著限的饑渴……果然，主人們的肉棒一柱擎天，撲，原來有人忍不住，突然射了出來。“操，貨！”所有人猛的撲上來。

我的手被解下，方便欲望在嘴出，兩支肉棒同操著我的屁眼。其他人急火耐，紛紛把欲望在我的屁股，大腿，腰，心，臉……上摩挲，揉捏我的乳，根，小球和全身的每一處……“個貨的身，怎操都操不夠。”“不玩什玩意了，老子只想不停地操它，趁幾天好好爽個夠。”……

就樣，主人輪著操我的身，除了偶然的灌和清洗，然後喂水和媚藥之外，有一刻停下，即使拼命忍耐，我還是被操的射了又射，直到射完了，根仍然堅持挺立著，淫的身心刻刻比著……

欲望的鎮魂歌

再也有比個姿勢更方便被操的了，高度及臀，上下兩張嘴對著站立的人的肉棒，拉成一字的腿將屁眼完全暴露，被充分充的地方甚至容下三個人的肉棒，分的腿正好當推動器使用，讓每一次的撞擊都插入到最深。

一天，兩天，三天，…… 我的身已經被操的不成樣子了。原本水樣的潔白被赤橙青紫黑代替，濃稠的精液從身上的每一處不停淌下，大們陋的陽具自在內外抽插，仿佛巨大的屍們在一具腐屍上吞噬。

一切的思和感都消失了，唯有永法填的淫欲真實強烈地存在著，燃燒著，膨脹著，渴望著……尊嚴，記憶，感情，思，肉，生命，以及其他的一切一切，什都拋棄，什都忘記，什都不需要，只要更多更多的，更多的虐待，更多的痛苦，更多的抽插，更多的撞擊……

次的懲將我完全摧毀了，身的傷很容易恢復，度的欲毀掉了我本就脆弱的狗的思想。再不會流，眼睛完全失去了光彩；再不會話，出的只是的媚叫呻吟；對外界的一切都了反應，只是固執地想要被任何西填屁眼。樣的我，其是個人類，不如是承接肉欲的人形媚肉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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